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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端文皇后之母科尔沁大妃的收继婚
及其意义初探

楠木贤道

􀤣􀤣􀤣􀤣􀤣􀤣􀤣􀤣􀤣􀤣􀤣􀤣􀤣􀤣􀤣􀤣􀤣􀤣􀤣􀤣􀤣􀤣􀤣􀤣􀤣􀤣􀤣􀤣􀤣􀤣􀤣􀤣􀤣􀤣􀤣􀤣􀤣􀤣􀤣􀤣􀤣􀤣􀤣
[摘要] 科尔沁左翼中旗首领索诺木收继祖父莽古斯之妻科尔沁大妃时ꎬ 莽古斯与大妃育有一女ꎬ 此女

后为后金汗且系两黄旗领主皇太极的中宫大福晋ꎮ 索诺木收继大妃后ꎬ 至少生一男二女ꎮ １６３３ 年大妃等赴

沈阳探亲时ꎬ 皇太极之异母弟正白旗领主多铎请求娶大妃之女ꎮ 皇太极与众贝勒商议后ꎬ 准多铎所请ꎬ 故

１６３４ 年多铎娶之ꎮ １６３５ 年多铎之同母兄镶白旗领主多尔衮亦娶大妃另一女ꎮ 以这两次联姻ꎬ 多尔衮、 多铎

跟皇太极一样成为大妃之婿ꎬ 据此这三位领主互相确认结为一个派系ꎬ 而且这种关系已为众贝勒认知ꎮ
[关键词] 皇太极　 科尔沁大妃　 收继婚　 索诺木　 多铎　 多尔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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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各民族存在的兄弟亡故收其寡妻为己妻 (包括兄收弟媳和弟收兄嫂)、 子收庶母 (父
妾)、 孙收庶祖母 (祖父妾) 为妻的婚姻形式ꎬ 被称作收继婚ꎬ 英文为 ｌｅｖｉｒａｔ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ꎮ 收继婚是

为了继承亡人的社会地位、 权利、 义务与财产ꎬ 维持由第一次婚姻所建立的亲缘纽带的一种婚姻形

态ꎮ 这种婚姻形态在中国北方民族中自古以来即普遍存在ꎬ 北元的满都鲁汗 (１４３８—１４７８) 去世

后ꎬ 其兄之曾孙巴图蒙克 (１４６４—１５１７) 收继亡人的第二个妻子满都海 (１４４９? —１５１０?)ꎮ 巴图蒙

克后继承汗位ꎬ 乃著名的达延汗ꎮ 从广义来看ꎬ 这也是收继婚的例子ꎮ 而达延汗之孙俺答汗

(１５０７—１５８２) 娶外孙女也儿克兔 (即三娘子ꎬ １５５０—１６１２)ꎬ 俺答汗去世之后ꎬ 为了继承明朝给俺

答汗的顺义王位与朝贡权ꎬ 其长子、 长孙连续收继三娘子ꎬ 则属收继婚的极端例子ꎮ
科尔沁左翼中旗的首领索诺木收继祖父莽古斯妻之一的大妃 (满文称 ａｍｂａ ｍａｍａ) 问题ꎬ

杜家骥教授已探明该史实ꎬ①是清史上非常有意义的成果ꎮ 笔者亦曾写过一篇论文ꎮ②但当时我介

绍杜教授的成果不太准确ꎬ 于是我拟弄清杜教授和我的观点的差别ꎬ 然后再次研究该收继婚的意

义和政治影响ꎮ

一、 索诺木收继科尔沁大妃后所生之女

有关索诺木收继大妃的资料ꎬ 在 «满文国史院档» 之 «天聪八年档» 内ꎬ 天聪八年 (１６３４)
二月二十二日条记载了多铎为娶大妃之女前往索诺木家之事ꎮ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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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其中文字有修改ꎬ 该满文原文的罗马字转写如下:
[ｎｏｎ ｉ] ｋｏｒｃｉｎ ｉ ｓｏｎｏｍ ｔａｉｊｉ: ａｍｂａ ｍａｍａ ｂｅ ｇａｉｆｉ ｂａｎｊｉｈａ ｓａｒｇａｎ ｊｕｉ ｂｅ: ｈａｎ ｉ ｄｅｏ ｈｏšｏｉ ｅｒｋｅ

ｃūｈｅｈｕｒ ｂｅｉｌｅ ｓａｒｇａｎ ｇａｉｍｅ ｇｅｎｅｈｅ: ①

修改之前的译文如下:
汗弟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已前往ꎬ 以娶科尔沁的索诺木台吉收继大妃所生之女为妻ꎮ

修改之后的译文如下:
汗弟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已前往ꎬ 以娶嫩的科尔沁的索诺木台吉之女为妻ꎮ

关于索诺木之女ꎬ 杜教授考证认为 “大妃的幼女ꎬ 出嫁多铎时是天聪八年ꎬ 若以其当时是

１２—１５ 岁计ꎬ 生年是天命五年至八年间ꎬ 其时莽古斯尚在世ꎬ 所以应是莽古斯之生女ꎮ 此女是

索诺木与大妃之生女可能性较小ꎬ 因为如果是索诺木生女ꎬ 生年当是天命十年ꎬ 或者更晚ꎬ 如

此ꎬ 则天聪八年结婚时仅 １０ 岁ꎬ 或更小ꎬ 可能性不大”ꎮ② 但是上引 «满文国史院档» 涂掉的部

分ꎬ 明确记载额尔克楚虎尔 (多铎) 将娶之女ꎬ 系索诺木收继大妃所生之女ꎬ 故其不是莽古斯

之女ꎮ 索诺木不是只为继承祖父莽古斯的社会权利、 义务、 地位与财产ꎬ 形式上收继大妃ꎬ 而是

和大妃有实际的婚姻生活ꎬ 并生育子女ꎮ 而且此事在正式记录后金国史的档案 «满文国史院档»
予以记载ꎬ 则表明当时后金社会已接受索诺木收继大妃而生女的事实ꎮ

此外杜教授指出ꎬ 从 «满文老档» 天命八年 (１６２３) 三月十三日条ꎬ 可知当时莽古斯还在ꎬ
而且索诺木于天聪三—四年 (１６２９—１６３０) 间随皇太极远征华北ꎬ 攻破遵化等城ꎬ 然后死于北

京包围战ꎬ③ 因此可以理解从索诺木收继大妃到索诺木去世的时间是非常短的ꎮ 然据 «大清世祖

章皇帝实录» 卷 ４６、 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 九月癸酉条记载可知ꎬ 莽古斯去世于天命十一年

(１６２６) 之前ꎬ④ 大妃旋即被收继ꎬ 其与索诺木仍有四到七年的共同生活时间ꎬ 能生育子女ꎮ 而

且由于出现索诺木与大妃的婚姻ꎬ 大妃应不是索诺木的亲祖母ꎬ 即吴克善、 察罕、 索诺木、 满珠

习礼四兄弟的亲父斋桑不是大妃所生ꎬ 而是莽古斯的其他妻子所生ꎮ 大福晋肯定是大妃所生ꎬ 因

此斋桑与大福晋是异母同父兄妹ꎬ 而且大福晋与多铎娶的大妃之女是异父同母姐妹ꎮ

二、 索诺木收继大妃婚姻的政治影响

根据 «满文国史院档» 之 «天聪七年档» 天聪七年 (１６３３) 四月二十八日条记载ꎬ⑤ 科尔

沁左翼的大妃、 小妃 (ａｊｉｇｅ ｍａｍａꎬ 斋桑之妻ꎬ 皇太极的侧福晋庄妃布木布泰之母)、 吴克善、
满珠习礼、 满珠习礼之妻、 察罕之子绰尔济等来沈阳省亲ꎮ 因当时莽古斯、 斋桑父子已去世ꎬ 所

以可以说莽古斯之妻大妃与斋桑之妻小妃代表莽古斯 －斋桑全家ꎮ 莽古斯 －斋桑家的吴克善、 察

罕、 索诺木、 满珠习礼四子支系里头ꎬ 只索诺木支系没有写代表的名字ꎮ 后来顺治初纂的 «大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⑥ꎬ 补充了索诺木之子奇塔特的名字ꎮ 如果奇塔特也是大妃所生的话ꎬ 设想

当时奇塔特的年龄最大也还不到十岁ꎬ 最小两岁ꎬ 非常年幼ꎬ 因此奇塔特没有可能是索诺木系的

代表ꎬ 且 «满文国史院档» 也没有记载他的名字ꎮ 那么代表索诺木支系者为谁呢? 我认为大妃

既代表莽古斯 －斋桑全家ꎬ 也代表索诺木支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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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满文国史院档案» 之 «天聪七年档» 天聪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条ꎬ 后来涂掉了包括

“格格额驸满珠习礼之妻见汗ꎬ 念及伯父贝勒莽古尔泰凄然痛哭ꎬ 汗与诸贝勒俱泪下” 等文字ꎬ
从中看出ꎬ 此次大妃一行的目的之一ꎬ 可能是吊唁ꎮ 而且涂掉这类文字ꎬ 肯定发生在天聪九年皇

太极解体正蓝旗之后ꎮ 满珠习礼之妻是由皇太极收养的异母兄代善之长子岳托之女ꎬ 于天聪二年

下嫁的格格ꎮ 因此ꎬ 我认为此行的主要目的应是娘家一族面见后妃与格格回娘家ꎮ
大妃等在沈阳期间ꎬ 天聪七年五月初六日ꎬ 多铎向皇太极请求娶大妃之女ꎬ 而且大妃也请求

皇太极为儿子选女下嫁之事ꎮ «满文国史院档» 之 «天聪七年档» 同日条①记载此事ꎮ 原文有很

多修改的地方ꎬ 修改以前的内容如下:
汗给诸贝勒下旨曰: “􀆺􀆺科尔沁大妃见朕三女说 ‘想娶长女’ꎮ 朕意长女暂不嫁他人ꎮ

等待其长成人之后ꎬ 从容下嫁ꎮ 可于二幼女中下嫁一人”ꎮ 大贝勒及诸贝勒为了额尔克楚虎

尔贝勒奏汗曰: “女虽丑ꎬ 然系汗妻大福晋之妹ꎮ 娘家且又高贵ꎬ 故坚意娶之ꎮ 女岂不可变

胖发福乎ꎮ 娶之吧”ꎮ 关于大妃想给儿子娶汗女ꎬ 诸贝勒答曰: “下嫁长女格格可惜ꎬ 暂留ꎮ
二幼格格中不许下嫁其一人亦不可ꎮ 我们只管娶大妃之女ꎬ 而我等的女一人也不给ꎬ 可

乎?”
从记载 “女虽丑ꎬ 然系汗妻大福晋之妹” 部分ꎬ 可知这个女儿是大妃所生的ꎮ 在从父亲到子女

可继承财产、 地位、 权利、 义务的父系社会ꎬ 如此通过母系来说明亲属关系是罕见的事情ꎮ 宗室

诸贝勒等通过母系来表达 “汗妻大福晋之妹”ꎬ 强调了此婚姻不是一般的清朝宗室和蒙古王公的

联婚ꎬ 乃是皇太极与多铎异母兄弟之间想通过妻子的娘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ꎮ 而且从 “女岂不

可变胖发福乎” 之语可知ꎬ 多铎想娶的大福晋之妹尚属年幼ꎬ 因此贝勒们还看不出此女长大以

后的姿容ꎬ 这也可以作为此女系索诺木收继大妃后所生之女的旁证ꎮ 此段文字没有提及大妃与索

诺木的关系ꎮ 但是 «满文国史院档» 涂掉原文ꎬ 可补充相关内容ꎬ 其为:
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奏汗曰: “我想娶科尔沁大妃之女”ꎮ 大妃是汗的大福晋之母ꎬ 此女

是大福晋之妹ꎮ 汗告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曰: “先看看此女”ꎬ 而让他看ꎮ 额尔克楚虎尔贝勒

复奏曰: “想娶”ꎮ 因此ꎬ 汗跟众贝勒等商议而告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曰: “可娶”ꎮ 另ꎬ 科尔

沁大妃奏曰: “给我子奇塔特下嫁汗女吗?” 将此奏言ꎬ 汗提交众贝勒们商议ꎬ 而众贝勒一

起奏曰: “应下嫁”ꎮ 因此决定下嫁大哲格格ꎮ
其中补充的地方有 “科尔沁大妃奏曰: ‘给我子奇塔特下嫁汗女吗’”ꎬ 也可以说大妃明言索诺木

之子奇塔特是自己所生的ꎮ 此事实说明下嫁多铎之女和奇塔特是索诺木收继大妃后所生的姐弟或

者兄妹ꎮ 而且关于多铎娶大福晋之妹ꎬ 皇太极与众贝勒们商议而准许多铎ꎮ 关于奇塔特与汗女订

婚ꎬ 乃由皇太极交付众贝勒商议决定ꎮ 据此可知ꎬ 缔结婚姻及订婚必先征得众贝勒同意ꎬ 当时若

没有汗与众贝勒同意ꎬ 宗室、 大臣间私自联姻是被禁止的ꎬ② 因此此次联姻及订婚也按照此规定

进行并得以成功ꎮ
如上所述ꎬ 天聪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多铎出发往娶大妃之女ꎮ 三月二十六日多铎带着大妃之女

回沈阳ꎮ③

此外ꎬ 天聪八年五月多铎娶索诺木收继大妃所生之女时ꎬ 索诺木与收继大妃所生的奇塔特与

大福晋所生的皇太极第三女订婚ꎬ 吴克善之子毕尔塔噶尔与庄妃所生的皇太极第四女订婚ꎬ 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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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广泛的姻亲关系ꎮ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 (顺治初纂满文本) 卷 ２０ꎬ 天聪八年闰八月初六日条皇太极送到沈

阳的关于远征华北的战报中ꎬ 有如下记载:
科尔沁土谢图济农把十堡一台ꎬ 土谢图济农、 扎萨克图杜棱一起把一堡ꎬ 土谢图济农、

杜尔伯特一起把一堡ꎬ 扎萨克图杜棱把三堡ꎬ 扎赖特把八堡ꎬ 杜尔伯特把十堡ꎬ 喇嘛斯希把

五堡ꎬ 已攻克ꎮ 孔果尔玛法把二堡一台ꎬ 吴克善卓礼克图台吉把八堡ꎬ 满珠习礼达尔汉巴图

鲁把六堡ꎬ 伊尔都齐族人把十二堡ꎬ 绰尔济把二堡一台ꎬ 大妃之兵把三堡ꎬ 众一起把一堡ꎬ
已攻克①ꎮ

可知科尔沁部左右翼重要的首领都参加了这次远征ꎮ 土谢图济农是巴达礼 (后来的科尔沁右翼

中旗)ꎬ 扎萨克图杜棱是布塔齐 (科尔沁右翼前旗)ꎬ 杜尔伯特是奥巴和布塔齐的祖父齐齐克的

第八弟爱纳噶的孙色棱率领的部落 (杜尔伯特旗)ꎬ 喇嘛斯希 (科尔沁右翼后旗) 是奥巴的曾祖

父博第达喇的弟诺扪达喇的曾孙ꎬ 以上为右翼旗ꎮ 孔果尔玛法乃孔果尔 (科尔沁左翼前旗)ꎬ 吴

克善卓礼克图台吉乃吴克善 (科尔沁左翼中旗)ꎬ 满珠习礼达尔汉巴图鲁即满珠习礼 (科尔沁左

翼中旗)ꎬ 伊尔都齐 (科尔沁左翼后旗) 乃明安的长子ꎬ 绰尔济 (科尔沁左翼中旗) 乃斋桑的次

子察罕之子ꎬ 加上大妃之兵ꎬ 以上乃左翼旗ꎮ
以哈布图哈萨尔为始祖的科尔沁部之在世首领的名字被列举其中ꎬ 在结尾唐突记着 “大妃

之兵 (满文 ａｍｂａ ｍａｍａ ｉ ｃｏｏｈａ)”ꎬ 而且斋桑的四子支系中ꎬ 吴克善、 察罕、 满珠习礼三支系首

领的名字均被列举ꎬ 只是没有索诺木支系首领的名字ꎬ 据此可知ꎬ 大妃系代表已故的丈夫索诺

木ꎮ 此外ꎬ 与其他首领不同的是ꎬ “大妃” 的后面加上了 “之兵”ꎬ 这说明虽然大妃自己未去打

仗ꎬ 但她管理下的官兵为索诺木之属民ꎮ 如前所述ꎬ 索诺木收继大妃的最早时间在天命八年

(１６２３)ꎬ 因此索诺木收继大妃后所生的奇塔特的年龄肯定在 １０ 岁以下ꎮ 因为奇塔特年龄太小ꎬ
所以大妃代替奇塔特管理着索诺木的属民ꎮ 根据以上记载ꎬ 可知后来的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斋桑的

四子支系全部参加了此次远征ꎮ
大妃作为莽古斯的孀妇代表莽古斯的地位ꎬ 而且作为索诺木的孀妇代表索诺木系的社会地

位ꎮ 也就是说ꎬ 大妃天聪七年来沈阳时ꎬ 作为莽古斯的孀妇ꎬ 为了跟皇太极建立更密切的关系ꎬ
请求跟莽古斯 － 斋桑家实现交换婚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母系交叉表兄弟姊妹婚 (ｍａｔｒｉｌｉｎｅａｌ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ｓｉｎ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ꎮ 而且作为索诺木的孀妇ꎬ 大妃请求赐婚于奇塔特ꎬ 以建立此类姻亲关系ꎬ
藉此为其与索诺木所生之奇塔特提高社会地位ꎮ

从大妃是莽古斯的孀妇的角度看ꎬ 可说是将 “第三女许婚了自己母亲的异母兄之孙”ꎬ 但从

大福晋与奇塔特是异父姐弟而且大妃是索诺木的孀妇的角度看ꎬ 可说是将 “第三女许婚了自己

母亲的异父之弟”ꎮ 因此对大妃而言ꎬ 大福晋所生的皇太极第三女与奇塔特确立婚姻关系 (交换

婚而且是母系交叉表兄妹婚)ꎬ 是自己的外孙女和亲生儿子的联姻ꎮ
天聪九年ꎬ 皇太极任命多铎之同母兄多尔衮为统帅ꎬ 远征察哈尔ꎬ 多尔衮接收察哈尔部众投

降后凯旋ꎮ 其后 «旧满洲档» 天聪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条②记载了立战功的多尔衮的情况:
墨尔根戴青贝勒 (多尔衮) 已前往科尔沁ꎬ 以娶汗的大福晋之妹为妻ꎮ

人们一看ꎬ 可能认为多尔衮娶的是大福晋的同胞妹妹ꎮ 另在 «旧满洲档» 天聪九年 (１６３５) 十

二月十五日条亦记载:
墨尔根戴青贝勒以娶妻往大妃处去执礼􀆺􀆺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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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记载暗示此女之母为大妃ꎮ 根据杜家骥教授分析 «玉牒» 的结果ꎬ 认为多尔衮所娶也是

索诺木之女ꎬ① 因而ꎬ 与多铎所娶之女一样ꎬ 多尔衮所娶之女也是索诺木收继大妃后所生之女ꎮ
如上所述ꎬ 多铎、 多尔衮所娶之女与奇塔特ꎬ 是索诺木收继大妃后所生之子女ꎮ 曾经继承努

尔哈赤直接率领过两白旗 (当时两黄旗) 的领主ꎬ 乌拉那拉氏所生的同胞兄弟多尔衮、 多铎ꎬ
通过同娶大妃之女ꎬ 于天聪八 － 九年 (１６３４—１６３５) 跟莽古斯 － 斋桑家建立联婚关系ꎬ 进而在

姻亲方面更接近于皇太极ꎮ 而且ꎬ 天聪七年六月初二日大妃等离开沈阳返回后ꎬ 同月十九日ꎬ 喇

嘛斯希 (后来的科尔沁右翼后旗领主) 送女与多尔衮为妻ꎮ② 很可能是因为皇太极与多尔衮考虑

多尔衮已娶喇嘛斯希之女ꎬ 所以多尔衮比多铎晚一年娶大妃之女ꎮ 虽然多尔衮已娶科尔沁右翼之

女ꎬ 又娶大妃之幼女ꎬ 从此联姻来看ꎬ 我们可以窥得多尔衮欲与皇太极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意向ꎮ
而且虽然多尔衮在沈阳接娶喇嘛斯希之女为妻ꎬ 但是对于大妃之女ꎬ 多尔衮系自己亲往大妃处迎

娶ꎬ 据此可知ꎬ 在多尔衮看来ꎬ 大妃之女的地位比喇嘛斯希之女高ꎮ

三、 «满文国史院档» 之 «天聪八年档» 天聪
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条修改时间及目的

　 　 如上所引ꎬ «满文国史院档» 之 «天聪八年档» 天聪八年 (１６３４) 二月二十二日条记录索诺

木收继大妃所生之女的部分ꎬ 均被涂掉ꎮ 其系何时所涂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 «满文国

史院档» 内ꎬ 除 «天聪八年档» (卷号 ７ － 册号 １) 外ꎬ 还有记录天聪八年事件的 ３ 本档册ꎬ 即

卷号 ６ －册号 １、 卷号 ６ －册号 ２、 卷号 ６ －册号 ３ 之三本档册ꎮ 这 ３ 本档册记录了天聪八年的一

部分ꎮ 记载全年的只有 «天聪八年档» (卷号 ７ － 册号 １) 一本ꎮ 对照各档册的重复部分和顺治

初纂满文本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 的天聪八年部分内容ꎬ 可知最早的档册是卷号 ６ － 册号 ２ 档

册ꎬ «天聪八年档» (卷号 ７ －册号 １) 反映卷号 ６ －册号 ２ 档册的修改后内容ꎬ 而卷号 ６ －册号 ３
档册是适当利用 «天聪八年档» (卷号 ７ －册号 １) 修改前后内容而编纂的ꎮ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

录» (顺治初纂满文本) 反映卷号 ６ － 册号 ３ 档册的修改后内容ꎬ 而卷号 ６ － 册号 １ 档册反映的

是 «天聪八年档» (卷号 ７ －册号 １) 修改后内容ꎮ 并且ꎬ 卷号 ６ －册号 ２ 档册只记载五月十九日

到七月初七日间的事件ꎬ 且把皇太极的庙号写作 “太宗聪明汗 (满文 ｔａｉｄｚｕｎｇ ｓｕｒｅ ｋａｎ)”③ꎮ 据

此可知ꎬ 比 «天聪八年档» 早的卷号 ６ －册号 ２ 档册ꎬ 也是在皇太极去世后的崇德八年 (１６４３)
以后抄写的ꎮ 因此ꎬ «天聪八年档» (卷号 ７ －册号 １) 天聪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条被涂掉时间ꎬ 肯

定是在崇德八 (１６４３) 年到开始修纂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 (顺治初纂本) 的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 之间ꎮ
另外ꎬ 在 «满文国史院档» 中ꎬ 单独说明奇塔特、 多尔衮之妻、 多铎之妻是大妃所生的部

分ꎬ 没有改变而隐瞒此事的痕迹ꎬ 并且ꎬ 若查 «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金轮千辐» 等可溯

及父系血缘关系的资料ꎬ 比较容易发现他们是索诺木的亲生子女ꎬ 而且索诺木收继祖父莽古斯之

妻大妃的事实ꎮ 假设对 «满文国史院档» 之 «天聪八年档» 天聪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条进行涂抹

的目的是隐瞒索诺木收继大妃之事实ꎬ 则其手段难称彻底ꎮ 由如上所述可知皇太极在世时ꎬ 史官

们对这种收继婚并无禁忌ꎮ 然而在皇太极去世后ꎬ 清朝旋即入主中原ꎬ 开始任用大量汉人官僚统

治全国ꎬ 抑或考虑到儒学禁忌而涂掉了索诺木收继大妃的部分ꎮ 但这种做法只是流于形式ꎬ 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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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ꎮ

四、 结语

天聪九年 (１６３５) 十月初二日富察氏所生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去世之后ꎬ 皇太极一举解

体德格类的正蓝旗而独擅镶黄旗、 正黄旗和新编正蓝旗三旗ꎬ 因此皇太极比其他八旗领主更占优

势ꎬ 且于翌年四月即位大清皇帝ꎮ① 在解体正蓝旗之前ꎬ 皇太极作为两黄旗的领主ꎬ 看重索诺木

所收继之大妃ꎬ 想通过莽古斯 －斋桑家ꎬ 与镶白旗领主多尔衮、 正白旗领主多铎建立更密切的关

系ꎬ 此事在分析清初的政治史上非常重要ꎮ 与皇太极一样ꎬ 多尔衮、 多铎成为大妃的女婿而使他

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ꎮ 至少在多铎方面ꎬ 想娶大妃之女的理由不是看她的姿容ꎬ 且其较为

年幼ꎬ 亦难料将来姿容如何ꎬ 实因系 “汗妻大福晋之妹ꎬ 娘家且又高贵”ꎬ 乃为多铎联姻之目

的ꎮ 而且ꎬ 多铎希望娶之的请求ꎬ 系皇太极及众贝勒们商议后获准ꎮ 多尔衮所娶大妃之女也是索

诺木收继后所生ꎬ 因此她亦应年幼ꎮ 情况大概同多铎一样ꎮ 而且ꎬ 作为对这两桩婚姻的对换ꎬ 皇

太极将自己第三女、 第四女订婚之事ꎬ 交付众贝勒商议后确定ꎮ 据此推定ꎬ 抑或在当时八旗权力

分散的情况下ꎬ 通过这两桩婚姻与两件下嫁事件ꎬ 促进了两黄旗领主皇太极与镶白旗领主多尔

衮、 正白旗领主多铎关系ꎬ 使他们形成为一个派系ꎮ 且以上联姻均得到了众贝勒的认可ꎮ 为了掌

握权力ꎬ 皇太极需要与继承努尔哈赤直属的八旗内最有实力②的镶白旗、 正白旗建立同一派系ꎬ
而且为了保持领主权ꎬ 多尔衮、 多铎也需与皇太极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ꎮ

以联姻加强彼此关系ꎬ 是从正蓝旗领主德格类去世不久的天聪九年十月二十六日ꎬ 多尔衮出

发往娶大妃之女ꎬ 于十二月十五日多尔衮带大妃、 大妃之女、 满珠习礼、 奇塔特返回后完成的ꎬ
其间皇太极一举解体了原来的正蓝旗ꎮ

大妃的收继婚与清朝宗室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的联婚

以往研究已证实ꎬ ①天聪七年孔有德、 耿仲明ꎬ 天聪八年尚可喜等归降ꎻ ②天聪八年征服察

哈尔ꎻ ③天聪九年解体正蓝旗ꎮ 此三项事情是皇太极即位大清皇帝的前提条件ꎮ 皇太极以①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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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范围外编制了天祐兵与天助兵ꎻ 以②ꎬ 获得蒙古的大汗地位与藏传佛教的大施主地位ꎬ 而且

通过战后处理使两红旗领主代善屈服ꎻ 以③ꎬ 重编镶黄旗与正黄旗ꎬ 使旧镶黄旗变成正蓝旗ꎬ 进

而控制镶黄、 正黄、 正蓝三旗ꎮ 我认为应该加上④ꎬ 即通过科尔沁大妃的收继婚ꎬ 皇太极、 多尔

衮与多铎三人成为大妃的女婿ꎬ 以此联姻使之成为一个派系ꎮ 从结果来看ꎬ 以③④镶黄旗、 正黄

旗、 正蓝旗与镶白旗和正白旗ꎬ 也就是说过八旗之半的五个旗ꎬ 已经形成为一个派系ꎬ 我认为④
是比③更重要的前提条件ꎮ 因为③是天聪九年德格类去世后ꎬ 一举完成的偶然性前提条件ꎬ ④是

花了 ２ 年多的时间而慎重完成的计划性前提条件ꎮ 而且这两年多的时间之中ꎬ ①②③也得以实

现ꎮ 据此我们可以窥得ꎬ 当时为建立同一派系而掌控政权ꎬ 皇太极与多尔衮、 多铎有些共同意

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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